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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北投大業路旁的農禪寺為東初老人於 1971年所創設，寺內僧眾禪修之

外兼以務農維生，故命名為農禪寺。由於農禪寺為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

（1930-2009）在台剃度之地（聖嚴法師於 1943年於江蘇廣教禪寺出家，後於

1949年因戰亂從軍來台），並於 1979年接任住持，因此被視為法鼓山的發源

地。原有的房舍為兩層樓鋼筋混凝土平房，總面積約 100坪，外牆為洗石子，

室內地面為磨石子，整體風格為典型台灣 60年代常見的建築形式。由於農禪寺

的建築形式反應特定的時代特色，且聖嚴法師為當代台灣相當有代表性的宗教

領袖，因此台北市政府於 2004年通過農禪寺原有建物為市定歷史建築，並劃定

周遭土地為保存區，以維護整體風貌。 

聖嚴法師創辦法鼓山佛教園區的過程中，農禪寺一直為其發展中心。法鼓

山完成後，農禪寺由於其位於市區內的地理位置，因此各種活動的規模依然持

續增長，原來的空間已不敷使用，因此便有了新建農禪寺水月道場的計畫。從

興建法鼓山的過程中累積了許多經驗，聖嚴法師對於水月道場有相當清楚的想

像，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有兩點。第一是「水中月，空中花」，主要來自佛教的

要義。第二點是「環境景觀道場」，亦即道場應與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在相當

的因緣際會下，姚仁喜建築師接下了這個挑戰。姚仁喜修行佛教有很長一段的

時間，並且為宗薩蔣揚欽哲諾布的弟子。他曾翻譯過多本佛教書籍並在台灣及

大陸出版，例如《普賢上師言教》，《近乎佛教徒》（《正見：佛陀的證悟》

為同一本書之簡體字版），《朝聖：到印度佛教聖地該做的事》，《不是為了

快樂：前行修持指引》等書。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姚仁喜對於佛理的信奉與理

解，這點也在與他訪談的過程中得到相當的印證。之所以不厭其煩的說明這些

背景資料，無非在強調姚仁喜如何能夠運用他對於佛學的理解，展現在農禪寺

的設計中。 



姚仁喜於 1998年在台中市完成的養慧學院做了一個極為大膽的嘗試，從外

表拿掉了我們熟悉的所有與廟宇有關的符號，只在封閉的立面的表情上暗示這

不是一般的住宅或商業辦公室，並將自身與周遭的環境區隔。內部空間的安排

受制於有限的基地範圍，以挑高的中庭垂直連結各個樓層以兼顧採光及通風，

安置於二樓的佛堂則說明了這裡不只是一般僅供參拜的廟宇。然而，在 2006 年

設計，2012年底才完工的水月道場讓姚仁喜有了另一種的環境來展現他對於佛

教建築的想法。位於關渡平原，農禪寺水月道場四周無高聳建築物，北面的大

屯山系介於地與天之間勾勒出優美的天際線。劃定為歷史建物的開山農舍四周

伴著原有的椰子樹，清楚的展露出此地早期的風貌。想像著證嚴法師與東初老

人以前在此農耕禪修的生活，悠悠的歷史感錨釘了基地的氣質。姚仁喜很小心

的將新建的量體與位於東側的開山農舍脫開，以保持各自的時代感（圖 07）。

園區西側為停車場，為了在視覺及空間感上區隔，兩道清水混凝土牆被安置於

園區與停車場之間，每道清水混凝土牆上有間隔相當的開口，但是兩道牆的開

口互相等距交錯，所以因為角度的關係，近端無法看穿，但遠端則空隙逐漸加

大，因而不會有完全封閉之感（圖 12）。兩牆之間形成強烈方向性的過渡空間

指向遠山，並且指引動線向大殿後方的園區入口（圖 18）。園區另一端的入口

位於大業路 65巷，原本即為農禪寺入口，現在僅供行人進入。此區入口緊鄰原

有社區，街道尺度小，空間感較為親切。姚仁喜在此設置了入口廣場，數顆巨

石安置其間，略有禪意。進入廣場後，正面為大殿的側廊，位於五階臺階之平

台上，立面處理與大殿正面相似，八根巨柱支撐屋頂平板，展現傳統建築的莊

嚴氣勢，因此並無側面之感，倒似另一正面。廣場南側為開山農舍，北側 L型

建築由排柱挑高樓層形成柱廊，視覺穿過柱廊可見原來農禪寺的「入慈悲門」

保留在原址，並依其位置設置禪意庭園。二樓的金剛經牆一路展現經文，園區

的特色至此已給訪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圖 13）。這些基本動作以姚仁喜的經驗

來說，並不困難。場所的塑造與空間氛圍在此區已全然成形，但是佛理尚未出

現，直到大殿的正面及室內。 

大殿主結構為 22支巨柱支承水平頂蓋，再由頂蓋從上方懸吊木質牆面而圍

塑出室內空間。牆面與上方頂蓋之間為水平玻璃條窗採光，並在視覺上強調牆

面與頂蓋的脫開。一樓的四周皆為玻璃牆與門，創造出室內外的視覺連結，而

玻璃牆的室內及室外兩側之地面也都刻意採用相同質感石材並且為同一水平面，



因此在室內外都可以明顯察覺整個量體是懸在空中，而以玻璃輕觸地面。此外，

平面的安排也依柱位向西面平移，而非四平八穩的懸在柱列的正中間，因此室

內的西面便有排柱而產生二樓的空間以及壓低的入口（圖 29），東面則留出較

深的室外柱廊。姚仁喜極力想創造量體浮在空中的意圖十分明顯，因此也使得

室內外的空間感得到理想的連結。此大殿除了許多儀式的舉辦之外，主要的功

能在進行禪修課程。由於禪坐時必須注意氣溫，以防受寒，因此一般多在較為

密閉的空間中進行。不過在此空間禪坐，其經驗相當不同於封閉的室內，並且

仍能確保禪坐所需的空間品質，而不受天候的影響（圖 28）。東、南、北三側

的木牆中镶有許多半透明材質佛像，裡面安置了燈光而發出微微的光芒，使得

置身於大殿中的參拜或禪修者，不僅面對主要供奉的巨型白玉佛像，也被四周

的小佛像圍繞，因此受庇佑之感更為強烈。西側二樓整面木牆鑲有字體鏤空之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簡稱心經）全文，一進大殿便能感受其巨大的震撼力。

心經的字數不多，並且由於其言簡意賅容易理解，因此為最常見的經文，許多

佛教徒甚至能夠背誦。因此看到此一巨型經文，心中的共鳴可想而知。又由於

經文鑲嵌於西側，因此當陽光於特定的時間穿透經文灑入大殿時，經文會投射

在大殿的許多地方，包括佛像、佛壇、柱子、地面、玻璃牆面，木質牆面，以

及在大殿中禮佛及禪修之人。這樣的空間經驗，實非傳統寺廟所能型塑（圖

25）。順道一提，園區中庭的金剛經牆為水刀切割混凝土版而成之鏤空遮陽外

牆，內部空間為一長廊連結禪房等非公共空間，為寺裡的比丘及比丘尼使用。

當陽光透過鏤空字體灑入長廊，行走其間若似漫遊於金剛經的經文之中。金剛

經的經文較為艱澀，所以這些潛心向佛的出家人較解其意，又能在每日生活中

掠見經文的隻字片語，或在牆上，或在地上，或反射在玻璃窗上，或打在身上，

也許更能感受佛意。 

大殿的正向立面朝南，前方有一個長 80米寬 40米的矩形水池。從水池南

側往大殿看，水面上有深灰色平台，五根巨柱立於其上，西面的連廊與後方的

金剛經牆遮蔽了大部份園區外的不協調景致。雄偉的大殿，後方蜿蜒的山景，

天上變換無常的浮雲，共同映照在水面上。為了確保水面的平整，蓮花皆被安

置於三個略微下凹的方形小池中。天晴無風時，水面如鏡，正殿、山景以及天

空都清楚的映照在池面上，彷彿另一個世界，所有的景致都真實重現（圖 11）。

然而一旦風生雨起，水面生波，池面所有的景象瞬間模糊，甚至消失。讓人不



禁懷疑自己所見，而我們所以為的真實是否就是真實？這就是證嚴法師說的

「水中月，空中花」，也是姚仁喜如何用建築手法表達他對佛理的了解。在

『近乎佛教徒』書中提到佛陀宣說的「四法印」，為佛理的中心信仰，包括

「諸行無常」（一切和合事物皆無常），「諸漏皆苦」（一切情緒皆苦），

「諸法無我」（一切事物皆無自性），「涅槃寂靜」（涅槃超越概念）1。簡單

的說，作為一個佛教徒，須清楚理解世間萬物皆非恆定，變化乃其必然，無需

患得患失，情緒也就不被影響。時間、空間、大小尺度等概念皆為人所設定，

並非絕對，若能超越自身有限的邏輯而理解，則心靈能得到極大的自由。理解

這些事情的方法有許多法門（亦即方法或是學習的途徑），每一種人適用的法

門不盡相同，但無好壞高下之分。有人看到巨大的經文會有感觸，有人可從水

中倒影領略無常，有人能從一片落葉思索生命，有人純靠禪坐來體會觀想，這

些便是姚仁喜依據他的領略，運用建築的手法，從各個法門所提供的可能性。 

從水月道場的設計發展，我們可以有一些思考。在傳統廟宇建築中，建築

內外各種華美的裝飾有其故事性，或者是宣揚忠孝節義的價值觀，或者是傳達

風調雨順、吉祥如意的祈願。但是在現代主義的建築思潮洗禮後，這些形式或

者被去除，或者被歸於民俗的層面來欣賞，以致於我們對建築的理解相當的西

化，無論是美學價值或是建築教育都呈現出這樣的結果。我們在學校的設計課，

多多少少都做過教堂相關的設計或是研究，尤其是在我們西式建築教育的框架

中，教堂所呈現的設計理念及美學都容易理解。然而，我們在學校裏有做過寺

廟的設計嗎？我們的祖先們是用這樣的判準思考建築的嗎？在我們自身的生活

哲學中，是否也有一些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應該被考慮進來？例如水月道場的

心經牆與金剛經牆，以及大殿前的鏡面池，除了裝飾性與景觀性之外，還創造

了一些難以言喻的空間感受，卻都能心領神會。這種專屬於我們這片土地及這

群人的共同生活價值與哲學觀的彰顯，或許才是建築真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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